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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我们都是时间”，约瑟

夫·布罗茨基则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

而这一“时间”和“记忆”既指向了个体生命和存在

境遇又关乎整体视域下现实、时代以及历史。而需

要指明的是在诗歌的美学向度已经极其个人、多元

甚至分化的今天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总体性的时代

之诗以及既来自时代又超越时代而面向未来读者

的“终极之诗”。

1979年正是中国社会史和诗歌史上百废待兴

的重大时间节点，这一年《诗刊》5月号刊发了张学

梦的长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该诗写于1978年

12月30日），这首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时代性和超

前性的诗作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时隔40年之后，

《诗刊》2019年7月号上半月刊的“新时代”栏目又

推出了张学梦的最新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这两

首长诗实则构成了两个时代与一个诗人之间的精

神对跖点，具有重要的诗学启示性。如果说40年前

“新时期”的诗人们对诗歌和时代充满了双重的紧

迫感以及重新启蒙的创造意识的话，今天的中国诗

人似乎整体丧失了总体性的精神视野，钟情于个人

感受和私人经验的“小词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对于年近八旬的诗人来说，张学梦还能够具有

持续的创作能力和对应于整体时代的命名能力并

且文本自身仍然具有一定的艺术品格和精神气象，

已然是非常难得了。《伟大的思想实验》这首长诗很

容易被认为是当代的“政治抒情诗”“广场朗诵诗”

“主旋律诗歌”，而实则忽略了多维视野中长诗不可

替代的重要品质，即个体性、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

性兼容的复合特征。即使单就“政治抒情诗”而言,

我们的批评界和诗人实则仍然处于认识的误区当

中，这并不是一个题材和主题的伦理化甚至道德

化的认知和评价问题，而是涉及诗人的个体主体

性、诗学观念、本体类型、话语方式的特殊性以及

不容回避的时代属性。我们曾经一度站在二元对

立的角度来评价“政治抒情诗”，要么是“一切政治

抒情诗都是好的”，要么就是“一切政治抒情诗都

是坏的”。当近年来诗人们一再追捧和奉行“个人

化写作”的美学圭臬，实则在很大程度上诗人们忽

略了诗歌的公共性、社会性、及物性、总体性以及

诗人的历史责任和诗歌的现实功能——当然这些

与诗歌的语言、修辞、技艺、想象力是不可二分的。

与此相应，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诗歌的语言边界和

现实边界正在双重缩减，诗歌有时成了“速朽”的

代名词。尤其是在诗歌追新逐异、凸显自我的写作

情势下诗人沉浸于个人经验和私人生活并不能作

为回避现实问题和整体社会空间以及历史场域的

借口。当我们从一首诗歌具备的整体的时代视野和

现实精神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涉及一个诗人如

何通过诗歌有效地回应时代命题的综合能力，而这

正是张学梦在2019年写作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

的创作动因，也给我们的诗坛提供了关于总体性的

时代之诗的启示。

今天的诗歌越来越强化的正是“个体”和“碎

片”，即使涉及现实和社会话题也更多是充满了伦

理化的怨气和不满或者是浮泛的虚空赞颂，而能够

具有总体性的对时代命题做出回应同时又兼具美

学难度和精神难度的诗作却极其罕见了。与此相应

的则是“日常经验”的泛滥，“个人”“生活”“经验”

“情感”“欲望”“趣味”被平庸化地反复咀嚼，尤其是

一些知识化、纯诗化和不及物写作的倾向更是加重

了此类诗歌的失衡。这印证了写作经验和现实经

验双重匮乏的时代已然来临，而这与正在发生巨

变的几百年未曾有的“新时代”极不相称，“新时

代”呼唤着“新诗歌”，“大时代”需要“大诗人”。“时

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而“新时代”与

“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

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每一个时代的最初

发生都急需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

的出现，诗人正是具有综合的视野来整合时代命

题和人类境遇的特殊人群。诗人是“时代触角上最

敏锐的细胞”（张学梦语），诗人往往在第一时刻感

受到幽微而复杂的社会深层变化并进而开掘一代

人的灵魂悸动和精神轨迹。我们衡量一首诗歌显

然是要置放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中，也就

是说一首代表性的文本既具有美学的有效性又具

有社会学的重要性。而以此来衡量《伟大的思想实

验》，我们会发现该诗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动因

中对应了一个时代整体的精神走向、美学特质以及

思想载力，因此总体性的时代之诗得以完成。张学

梦的最新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则通过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凝视、对话和发现而及时有力地回应

了新时代的新命题——“我的直觉刹那形成审美判

断，/我的领悟瞬间触达时代命题”，同时这也是诗

学和社会学的交互以及彼此校正——诗歌既不是

简单化的社会传声筒又不是极端封闭自溺的个人

乌托邦。正如诗人开篇所说“公元2017年。当银杏树

叶悄然冶金镀金之际，/一桩宏大叙事打断我对庸

常琐事的沉迷”，这是个人和时代的彼此发现和和

弦共振，而并非意味着“个人抒情”和“宏大叙事”有

高下之别和优劣之分。

在很大程度上张学梦的这首长诗印证了诗人

是“创设”“洞见”“发现”“命名”“揭示”的同义语，诗

人的责任就是去除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惯性，任何

已经失效的“过去时”的心态和诗学观念必须予以

时时更新，反之最容易被时代抛弃的正是那些写分

行文字的人。除了个人经验的此刻之诗，还应该具

有既来自个人和现实又最终能够超越时代的历史

之诗和未来之诗，诗歌的读者既是此时代的又应该

是面向未来时间的。新的时代境遇和现实场域也必

然要求诗人打开眼界进而拓展诗歌多样化的应对

方式。无论是个人的精神生活还是时代整体性的公

共现实，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

自言自语的梦呓者。张学梦在《伟大的思想实验》中

不仅情绪饱满、节奏鲜明、调性繁复且结构充满张

力，而且提供了崭新的时代“意象”和现实“经验”以

及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诸多新时代的事物和场域

进入到了这首长诗之中。这是需要一个诗人具备广

阔的社会视野以及认知能力和思想能力的，需要感

性和智性的平衡，需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更新。尤

其是新的时代语境的出现更是需要诗人具备脚力、

眼力、脑力和笔力，这最终需要诗人具备眼界、认知

能力以及相应的写作能力和发现精神，同时这一切

又是与诗性和美学质素相互支撑的。在新的时代命

题面前很多诗人往往成为了空洞的说教者和大词

癖的使用者。无疑，诗人可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

社会学家以及考古学家，但是这一切以及社会承担

必须是以诗性、语言和修辞的承担为首要前提的。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的当代汉语诗歌

正在逐渐走向多元和成熟，但是当诗人只会处理

“日常私欲”“茶杯风暴”“精致的瓮”的时候，当诗人

丧失了杜甫式“诗史”的视野的时候，一个个精神盲

区和矮化、俗化、欲望化的诗歌碎片随之产生，随之

总体性的精神视野和时代景观被有意或无意地搁

置。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有效的“时代之诗”和“总体

之诗”，缺乏的是“个人之声”和“社会之声”的混响

和对唱，缺乏的是“我”和“我们”的灵魂式的对话和

互相叩访。张学梦的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凸显了

诗人对崭新时代新的思考，体现了诗人对时代命题

和人的命题的双重回应，揭示了诗人极其敏感和准

确的对时代场域的总体发现能力，而这些能力和眼

界以及襟怀恰恰是当下诗人们所普遍缺乏的。从这

个层面来说，当下诗人在整体修辞能力和表达能力

均提高的前提下仍然需要“精神启蒙”和“思想教

育”，在个人之诗泛滥的情势下我们急需的正是总

体性的“时代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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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2019年第7期发表了龙小

龙的组诗，题目叫《新工业叙事》。一个

“新”字，是这组诗的魂魄与精髓。

坦率说，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

人、物、行为方式）作为对象，在生活经

验领域已不新奇。我们的国家早告别

了落后的小农社会，厂房钢铁这类现

代文明的经典标识，已很难制造出认

知层面的刺激。工业题材进入诗歌也

非罕有。从郭沫若当年把轮船黑烟称

作20世纪的黑牡丹，到新中国成立初

期工业意象与革命建设的想象连通，

再到近年来“打工诗歌”里呈现的那种

人与物、人与系统对撞时令人心惊的

刺痛感，工业题材在现代汉语诗歌的

记忆中其实自有谱系、并且标识了各

自的艺术高度。

龙小龙的“新”在于，他在有意识

地把与工业相关的一切，还原为一方

场景、一串动作、一处细节、一块话语

和呼吸的场域——或者说，一种真实

的日常。从工装的颜色认同（《主控操

作员》），到劳动之手的粗细辩证（《设

备工程师》），乃至工作设备的自然代

谢（《老旧的转运车》），都真实地出现

在诗作中，波澜不惊又不无趣味。而在

对日常的关注和描述中，龙小龙为我

们呈现出了修辞的魔术转换。仪表盘

符号与控制管道间既隐喻又实体的勾

连，是“阡陌纵横的经脉流淌着神奇的

介质”（《主控楼》）；原材料被切割又重

新焊组的寻常过程，则对应着“平面的

梦变成了立体的现实”（《焊工场》）。

这组诗的“新”，还在于情感的介

入方式。今天，当现代工业生产与每个

人的日常生活都构成了深度交融、而

这种交融又多幻化入无形以致令我们

习焉不察，简单的、基于抽象理念的、

硬碰硬式的赞美或控诉，其实都已经

显得不够。因此，更进阶的要求或许

是，诗人要像传说中的古代铸剑师“以

身祭剑”那般，把主体的情感和生命记

忆倾投进铸炉里去，并将那可塑性极

强的混合熔化物浇铸进历史的审美谱

系之中。在此意义上，我尤其欣赏《老

旧的转运车》《再见了，烟囱》等几首。

一次物理性的报废、一种功能项的消

失、一系列生产方式的转型，背后是进

步、也是离别，有时代的发展、也有个

体的老去，其实包含着特别深沉的情

感体验，甚至勾连着几代人的生命往

昔。这些诗写的是现代工业里的“旧

物”，然而正是在时光奔涌而过的历史

沉积带上，诗人找到了新的感受和深

情。也正是在这种旧日经验的夕光映照

下，人与他所书写的对象真正融为了一

体——在平和中，在静默中，如同两位

老友在晚饭前肩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上。

这种意境，或许正意味着工业主题在汉

语诗歌的世界里，又打开了新的空间。

张学梦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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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

随着19世纪后半期欧美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从传统社会进

入了工业时代。

机器运转的轰鸣取代了人力劳动的汗水，物质的极大丰富伴

随着新语词的飞速更新，曾经神秘而不可知的自然在钢铁与蒸汽

的伟力下节节败退，那些隐藏在山河湖海中的神话传说也被一系

列的科学解释所代替，人类借助工业所带来的魔法重构了自身与

世间万物的关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和认知的进步，这种人类对自然的战胜很

快被证明是一种幻觉。20世纪末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人祸无不在传

达着一个信息：人类正在品尝自己亲手酿造的苦酒，那些被城市所

吞噬了的山川湖海，正在把工业文明推上审判席。一时间，人们似

乎忘记了工业为自己带来的便利与快捷，他们用明显带有“后”学

色彩的“生态”角度来审视工业文明，并顺理成章地否定人类此前

所创造出的一切。

在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就是

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索与重构，而如何看待工业则是其中

的关键。面对这个问题，人们所给出的答案往往有失偏颇，他们习

惯于单纯地用一方来否定另一方，要么是对自然漠不关心，要么是

对工业大加贬斥。而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还是一个工业

的时代，我们仍然无时无刻不接受着来自于工业的馈赠，即便是那

些质疑和非议，其背后依然有源自工业时代的影响焦虑与思维逻

辑。简单的挥别，不是勇敢，而是无知。

更何况对20世纪中国而言，“工业”一词的含义则更加丰富，

它的出现总是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密不可分，在其中寄托了中华民

族的坚韧性格和不屈精神。新中国从无到有、从贫到富，每一步都

是在工人阶级的带领和努力下迈出的。在当今社会，虽然传统工

业正在发生转型，中华民族的精神却在其中被发扬、延续。

文学是社会活动的一面镜子，近年来，王二冬、龙小龙等诗人

创作的一批诗作因其以当下工业发展为题材和切入点而格外引人

关注。借用龙小龙组诗《新工业叙事》的名字，这些诗则可以被称

作是“新工业诗歌”，这并不仅仅是一次诗歌主题的拓展，在“新”字

背后，是诗人们对于“新时代语境下，工业何为”的思考。

王二冬发表于《诗刊》2019年第8期的《快递中国》组诗集中体现了新工业诗歌“新”在

何处。

首先，新工业诗歌的作者对工业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自觉。诗

人不再满足于此前工业题材诗歌对工业意象的细致描摹以及对工业生产本身热火朝天场

面的复述，而是聚焦于其言说的主体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在《快递宣言》一诗中，王二冬

将快件派送看作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祝福”，这个比喻背后，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样

貌。快递业的腾飞，其背后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诗人对此显然有着骄傲的确证，在

《与樱桃美人的恋爱》一诗中，当“快递小哥风一般的奔跑”，将新鲜的樱桃送到我们手里

时，甜蜜的不只是樱桃，更是我们所日常经历着的生活。在《遥远的包裹》里，诗人甚至把

卫星的发射、天文的观测都看作是一次快递，并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外太空的回复。无论是

快递、樱桃或是卫星，都不仅仅是中国走向强国的证据，在其象征意义背后本身就蕴含着

论证的全过程。

第二，在新工业诗歌中，诗人在工业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二者不再紧张对

立。经济决定意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有了

新的理解，它们之间所体现出的不再是一种对抗，而是分别代表了中国走向强国的两个侧

面。在王二冬的组诗里，快递小哥就是“冰山上的新来客”，随着他们的步伐，喀什与大海、

身边与远方都不再彼此陌生，快递飞奔，“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新时代的

速度和温度”，一个个包裹飞向西沙永兴岛、途径尼珠河大桥、跨越帕米尔高原，祖国各地的

风景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一路铺开，祖国的富强为这片土地上的万事万物找到了沟通的共

同语言。在强国理念的带动下，发展工业和保护自然都成为了建设现代化中国过程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着一个目标而相互促进，人们不必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

的选择。正确处理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但切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时代要求，

更是一种认知上的进步。

第三，新工业诗歌始终保持着一种进行时态，它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与社会发展进程

保持着高度的互动性。在王二冬的《快递中国》组诗里，快递作为其诗意的来源，本身就是

一个不断行动着的存在，诗人在它身上寄托了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感情。新工业诗歌在国

家的召唤下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气度：“就算每一次运输都要与死神交锋/像没有翅膀的鸟飞

在云端/那就用骨头对抗风搅雪沙尘暴/也要让老虎闭嘴让石门打开/让招手的小鬼躲进弯

道和绝壁深处”、“快递抵达的地方，就是我的中国”。在新工业诗歌中，工业生产的每一个

步骤、每一个环节、其中所涉及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有机地被安置在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逻辑当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工业诗歌在流动中处处充满了雄浑的

伟力和英雄的襟怀。

最后，正如评论者李壮注意到的那样，“新工业诗歌是属于新时代的诗。”李少君曾在评

论里说，“而塑造新时代的主体是人民，故而，新工业诗歌是属于人民的诗。新时代的诗歌

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王二冬的《快递中国》组诗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藏在

云中的收件人》一诗中写到：“他们不是腾云驾雾的神仙/却把桥梁、汽车和快件送上了天际/

他们不具备逐电追风的超能力/却在旷野中跑出麦子拔节的速度/他们是平凡的奋斗者，不

愿意辜负/新时代给予自己的每一份信赖”。诗歌中的主人公是最平凡的快递员，他们在平

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做着平凡的工作，然而，正是他们的平凡使中国变得不平凡。

在以王二冬《快递中国》为代表的新工业诗歌中，工业与生活、工业与自然、工业与国家

之间的关系被放置进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审视，工业生产被源源不断地灌注进诗

意，它不仅是物质的生产，更成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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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要讲“诗”的，这绝非废话，谓之为诗有

诸多因素，首要的认为是诗性。

记得忆明珠先生生前在看诗歌作品的时候

往往会惊呼：啊，有诗！此时他会高兴得手舞足

蹈；但有时也会叹乎：没有诗啊！这时他会一下

没了精神。究何为诗，孙友田先生与他探讨过不

少，我竖起耳朵旁听过不少回。我对诗还是非诗

一直耿耿于怀！

翻开龚学明的诗集《爸爸谣》（江苏人民出版

社，2019年 4月第一版），直觉诗之风光迎面而

来，挡都挡不住！《爸爸谣》我以为充分体现了诗

的本质，展现诗性的光芒。作者将他所处的村

庄诗化了，将天地、四季、草木……诗化了，故他

每写一首，每写一句，都在诗中运行。诗浸泡了

他的身心、他的情感、他的生活、他的思索、他的

意念。

这是一部留得下可供人研读的诗集。

诗人着笔于名为泾上村的村庄，以村庄中的

人情、风情，村庄的历史、现实等为轴心进行写

作。而这一切又深化、深厚在“爸爸”这个浓墨重

彩的人物身上，爸爸又成了轴心；亲情、人情、世

情围绕着以上的轴心，似又自成圆心。这种穿插

与相互映照，相互衬托，同时又相互提升，构成了

这部诗集的感情波澜，使人读前想后，读后想前，

它不是一部叙事诗，但似乎首首相互依存，隐有

整体记叙的脉络，但它确是一部抒情诗集，有着

整体感情上的贯通、巧思与独到的匠心成就了这

部具有开创性的诗集。

细究全集，并无明显的时序，也无刻意的先

后，而是一切由作者情感使然，由景面生，亦或由

人、事而抒，是自由的又不是杂乱的，是轻快的又

是深沉的。诗人完全沉浸在诗性的抒写中才会

有这通达酣畅的美妙构成。

构思的诗性化是这部诗集的重要特色之一。

一首诗布局的精巧除了增强了诗性，也是引人入

胜的重要手法。如开篇《传说》由“我的泾上村/在

晨光熹微中展开……”起笔，接而“田地留着空

白”，再接着便如京剧开场急风锣鼓般地抒写了

泾上村男女艰苦卓越的奋斗，“肌肉闪亮，胜过黑

夜”，这是个传说中打造过宝刀的村庄，那是叮叮

当当何等有声有色，然而宝刀失传了，“泾上村因

为传说走出混沌”，诞下“哭声，笑声”。这结构本

身也是诗。再如《暮色》这首诗，诗人抓住暮色，

以“灶膛的火开始宁静”展开全诗。诗重在写与

爸妈的亲情，“被夜色吞没，又缓缓清晰”，暮色无

疑是象征暗示先人的辛劳和渐老，暮色的强调倍

添了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阳光照在墓碑上》这

首诗给人的艺术思考也在构思上。墓碑是沉重

的，但诗却以轻松的阳光起笔，阳光照在墓碑上

十分灿烂，“我穿行在爸爸的世界里……泪湿春

天”。一是阳光，一是泪湿，这情感就丰厚成岁

月，什么岁月？父亲成了两岁的孩子，明明是已

逝世两年了，却成了孩子。这是诗人独特的大幅

度跳荡的超常结构，让逝世两周年的父亲返老还

童，这种情感和思念表现得何等强烈！《还原》这

首诗是写贫穷的，诗人抓住了“鞋子”这独特的富

有冲击力的物件，真将贫穷人从头写到脚了，何

谓一贫如洗，这就是了！“这个村庄荒草环绕/河湾

上风声很急/而你没有鞋子”村庄虽穷尚有荒草御

寒，一个穷孩子赤脚无鞋也无助，只有“在孤独中/

寻找不可能的鞋子”。可哪里能有呢！没有就用

“沉默作为被子”，可还是“空荡荡的夜晚/你渴望

中的鞋子冰冷”，得不到鞋子自然人冷鞋也冷。

这个诗中的他，直到20岁才穿上了鞋子，“你怎么

长大/那个可怜的孩子/是我春天中的爸爸”。这

结尾是多么刺心的反衬，这样的结构本身就具有

诗性。

语言的充分诗性是该诗集核心所在。语言

是诗的材料，这材料非常之重要，也可说是要中

之要。就如同钢筯水泥砖块，没有便构不成大

厦。有了，如质量不好大厦会倾倒。龚学明的诗

作很讲究诗的语言质量，好的诗句在他的诗集中

俯拾皆是。《爸爸谣》中“爸爸在天上/在地上/在干

净的地方”，诗句平白道出很平静，但这是绝好的

语言，会一下进入人心里，感动了也记住了。这

三句在诗中重复了三次，但我读来不觉重复烦

琐，反而一次次被打动。这诗句用在《爸爸谣》中

太优美干净富有感情色彩了，极具诗性。天上、

地上，这跨度本大，但都干净，这干净不只是抒写

对天地的崇敬，更是抒写人，以“干净”歌颂爸爸

的精神品德和为人，是再恰切不过了。接下来的

诗句进一步推进了干净的用意。“爸爸走过/圣人

飘来”，“爸爸一生皆为婴儿/在光中行走”。这语

言真太大胆了，作者将对爸爸的怀念之情推到极

至的时空，“皆为婴儿”，多么纯明干净，充满生

机。诗人在《慈祥》一诗中这样写道，“我的爸爸

在花朵之上/他在大片的光中不语”。这是起句，

而结尾是“他的慈祥被火护卫/被阳光送到高处

照耀”。就凭这开头结尾四句就撑起了整首诗。

“在花朵上”，“光中不语”，“火的护卫”，“高处照

耀”，这些在我过去习诗时认为是诗眼，诗眼故

名思议是诗之灵魂的窗户。今天看这讲究还是

大有裨益。“雨露占领早上的爱/孩子们的叽喳没

有提示/一个人在晚年不会多想/树的惊恐始于/

突然的夜晚”。（《功德圆满》）起句美而奇并充满

朝气，意想不到的时光在孩子们的“叽喳”中不知

不觉地流逝，因而出现了“树的惊恐/突然的夜

晚”，苍茫孤清跃然纸上，诗性充沛的语言自会产

生诗的特有魅力。“一只行李箱随我半生/……搁

置着无奈的孤独/偶而打开，往事蜂拥，无声/而沉

重”。（《行李箱》）行李箱再普通不过了，而在此诗人

发现了诗，发现了闪光的诗的语言。打开、蜂拥、往

事、无声、凝重，这意象多么丰富而催人联想，又多

么触动心弦。

意境的营造是《爸爸谣》诗性浓烈的基调。
凡诗必讲意境，这在唐诗宋词中属灵魂。何为意

境，这在历来诗论中讲得实在太多也太精妙，我

只能就我的认识加以陈述。意境是人品、诗品的

总和，即思想、情感、学养、修练及对诗的把握理

解、语言能力、表现手法的总和。意境不只是单

指所谓诗情画意的形象。《诗经》《楚辞》中的作品

多是讲究意境高远方成经典。“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意

境之高大、深远让千秋万代品味、欣赏不已。晋

代陶潜的“釆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代谁有

诗词可与之比肩，超过这种意境？

龚学明的《爸爸谣》诗集中的诗作大有意境

可说，其意境的塑造非同一般，诗人将“天上，地

上，干净的地方”的境界塑造得无可挑剔，自然恰

切、生动形象、感人至深，这境界便是意境。《传

说》的薪火相传，《暮色》的辛苦生计，《还原》的对

穷的达观，《行李箱》的藏纳凝重……诗人诗之胸

怀是宽广丰富的，好一个多有储备，厚积薄发。

《爸爸谣》易懂而又诗好，这难能可贵。龚学

明认为《爸爸谣》具有亲情诗的特性，但我认为这

绝不是他这部诗集的本质和分量所在。亲情诗

只是一种选题，如爱情诗、山水诗、花鸟诗、咏物

诗、哲理诗等等，这本身无高下优劣之分，再说亲

情诗历来有大家大作，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所以对于这部诗集，我所强调的是以上的

一些感受。当然这部诗集这样侧重写亲情且写

得如此之好也应称道并加以肯定，特别是感情的

真挚浓烈给人的感动与冲击力，很见诗人的用心

和功力。

诗还是要写得像诗，已故著名诗人忆明珠

先生生前为我的诗集《无声的云》作序中说到：

“写诗要心视而非目视，起码心目融合。”龚学明

的诗之视点是他独有的，他的诗易懂，易懂不等

于浅薄，易懂而又确是好诗，这在当今诗坛更难

能可贵。

《《爸爸谣爸爸谣》》的诗性美的诗性美
□陈咏华


